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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1岁的张珮琛是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上海28位候选者中比较年轻的一位。虽然年纪尚轻，但资历很深，在
上海博物馆担任青铜器修复师的张珮琛，干这行已经整整31年了。这31年中，张珮琛遵循着上博深厚的文物修复传统，也
发展着文物修复的技艺。与时俱进，被张珮琛视为海派文物修复技艺的一大特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乐当青铜器修复师31年，张珮琛：

修文物如同探案 搞科普助力传承

“上海博物馆的青铜

器修复技艺的传承是一

个递进的过程。这恰恰

反映了海派文物修复的

这种兼容并蓄，开放包容

的特点。文物修复的传

承，关键是‘土壤’的培

养，把土壤养厚实了，自

然可以结出硕果。”

——张珮琛

“最少干预”
是对文物的最大尊重

张珮琛一直将“最少干预性
与可逆性”作为自己文物修复的
原则。“可逆性”比较好理解，就
是要保证文物可以修复，也可以
拆卸还原。“每一种修复材料都
是有寿命的。过去出现过修复
材料比文物原材料老化得更快，
结果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的情
况。”张珮琛对青年报记者说，博
物馆文物修复时应该避免这样
的情况，要使用更可靠、可降解
的材料，让文物可装可卸。

至于“最少干预性”这一
点，则在张珮琛修复“商晚期兽
面纹斝”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
淋漓尽致。“斝”是青铜器的一
种器形。但其实最早从库房里
拿出这个文物残件准备修复的
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只

“盂”。最直接的力证就是青铜
器内刻有铭文，自命为“盂”。
但是张珮琛通过对文物 X 光片
的反复比较研究中发现，这件
青铜器原本底部有三足，而且
更 令 人 吃 惊 的 是 ，那 自 命 为

“盂”的铭文竟是后人将底部切
割下来刻上文字后再焊接回去
的——旧时的古董商经常做这
样的事情，因为有铭文的青铜
器总可以卖个好价钱。

后来张珮琛在日本一家博
物馆里看到了一件与此一样形
制的青铜器，俨然一对“双胞
胎”，这才确认这哪里是“盂”，分
明是一只“斝”。于是通过张珮
琛的修复，一只被喊了上百年的

“盂”，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而
为了让当年古董商作伪的过程
也能让人知晓，张珮琛在给斝安
装三只脚时，没有使用传统焊接
的办法，而是异想天开地使用了
磁铁吸附，使得三足可以随时拆
下，让研究者很容易知晓“自命
为盂”的来由。

在张珮琛看来，古董商出于
商业考虑，要将残破的文物修得
尽量完美，让人看不出修复的痕
迹，为此甚至臆造一些内容，以
达到自圆其说、自抬身价的目
的。这显然就是“干预”了文物，
有些粗暴的干预对饱经沧桑的
文物造成了伤害。而张珮琛做
到有依据的修复，还原本来面
貌，不仅“最少干预”，还保留了
已成为历史一部分的“干预”的
痕迹，这显然就是对文物的最大
尊重。

有如探案
十余道工艺还原“笄发”

修文物如同探案，这在张珮
琛那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个
油画专业出身的修复师，自1993
年进入上海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

的工作以来，他便收起画家那挥
洒自如的性情，改为抽丝剥茧，成
天走在寻觅破解历史谜题线索的
路上。“文物修复的本质就是对文
物原来信息的还原和揭示。”张珮
琛对青年报记者说。

这种细致与严谨，在张珮
琛到上博初当修复师的时候就
不断地受到严格的训练。彼
时，上博还在延安东路上的中
汇大厦里，是一个很不起眼的
场馆，很多人连博物馆的门都
没有踏入过，更不要说了解文
物修复师这个职业。但张珮琛
的孜孜以求却从未停止过。在
成为上博修复名家黄仁生先生
的弟子后，这样的不懈追求便
愈加升级了。

张珮琛告诉青年报记者，青
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有清洗、做
旧等十余道工艺环节。上博修
复的传统是，这些环节一个修复
师必须全面掌握。而和其他博
物馆相对保守和传统不同，上博
的青铜器修复历来都具有鲜明
的“海派”特色，就是一种对于新
鲜事物的包容与接纳。所以这
些修复的工序总是在不断增加，

包括3D打印等技术，张珮琛其实
很多年前就已经在尝试。

海派文物修复的传统让张珮
琛在文物“破案”的实践中得心应
手，给了他巨大的加持。两三年
前，上海博物馆接手了三星堆遗
址七号坑和八号坑文物的整理和
修复工作。作为上博青铜器修复
的核心之一，张珮琛为此夜以继
日地工作，修复了一批重器。其
中这次在“星耀中国：三星堆·金
沙古蜀文明展”中占据C位的“金
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的修复便
是由张珮琛完成的。

张珮琛告诉青年报记者，这
尊头像是展览中唯一戴有金面
具的头像。这个面具不是后世
加上去的，而是三星堆先人在铸
造时一起完成的，是真正的“原
装”。因为黄金代表了更高的等
级，所以可见这尊头像的可贵。
但是当张珮琛初见时，这头像的
处境十分复杂——它处在遗址
坑的角落里，被上面的象牙挤压
变形，尤其是头颈部位，几乎要
折断了。经过检测，张珮琛发现
那金面具并非纯金，而是加入了
百分之十几的银，这样固然可以

使面具质地更硬，但也变得更
脆，增加了提取修复的难度。另
外，他们还发现面具上有彩绘，
出于“最少干预性”原则，这样的
彩绘是必须保留的，但是修复起
来也必须更为细致。整个修复
过程整整一个月，张珮琛给头像
的颈部用石膏加固提取，对面具
表面的污浊进行了仔细的剥离
和清理。他还发现头像后脑勺
有一个方形的孔洞，推测那里原
本铸接了一个“笄发”，只是后来
断裂而找不到了。所以最终修
复的面具被命名为“金面具笄发
青铜人头像”。

如果没有上博这样全面而严
谨的修复传统，张珮琛很难想象
自己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

厚植土壤
网络科普吸引几百万粉丝

记者了解到，早在上世纪五
十年代建馆之初，上博就建立了
第一个文物修复工作室。第三
代修复师，也就是张珮琛这一
代，大部分都是来自艺术类院校
的艺术生，他们将艺术和文物修

复相结合；现在第四代的修复
师，也就是青年报在“我在上博
修文物”系列中报道过的张铭和
沈伊嘉这一代，大部分都是海外
文保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吸收了
海外的修复理念，有对新材料新
技术的认知。所以上海博物馆
的青铜器修复技艺的传承是一
个递进的过程。

“这恰恰反映了海派文物
修复的这种兼容并蓄，开放包
容的特点。”张珮琛说。他现在
名下有一位正式弟子王南丁。
他还兼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
物修复专业的特聘教授，正在
为培养未来数以百计的修复师
而努力。

在张珮琛看来，文物修复
的传承，关键是“土壤”的培养，
把土壤养厚实了，自然可以结
出硕果。这个“土壤”就是文物
修复知识的普及。张珮琛还有
一个身份就是网络大V，他的微
博“文物医院”目前有 200 万粉
丝，很多人正是看了张珮琛的
宣讲，对文物修复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其中有不少人走上了
修复师的道路。

◀今年51岁的张珮
琛在上海博物馆担任青铜
器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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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修
复与复制技艺
有清洗、做旧等
十余道工艺环
节。图为张珮
琛在工作中。


